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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求求你你！！赔赔偿偿我我
章丘一煤矿60多名矿工患尘肺求工伤补偿
矿上却要求他们先签协议放弃企业补偿

“先是打眼，然后放炮，放完
之后用风扇稍微一吹接着就进去
干活，拿铲子把煤铲上传送带。”
章丘李福煤矿的矿工袭普平说起
了他每天的工作状态，“在那里面
风扇吹也没什么用，里面飘的都
是煤尘。”在这种连呼吸都很困难
的地方，袭普平一干就是15年。

在工作的前12年里，袭普平
从来就没有采取过防护措施，“从
矿井里出来，鼻子嘴里全都是黑
的，连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直
到2012年，矿上才开始给矿工发
防尘口罩，“三个月发一回，用了
那东西能稍微好点，但鼻子嘴里
还是黑。”

2014年12月15日，李福煤矿
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矿上停工了，
袭普平的工作也暂停了，但这份
工作却给他的后半生留下了抹不
去的印记。2015年2月，他和60多
名工友一起到山东省职业病医院
检查，最终被确定患上尘肺病，这

是种在煤矿工人中十分普遍的疾
病，他这时才知道了自己平时为
啥老感觉喘气喘不到底。“我是煤
工尘肺一期，我们都上网查过了，
这种病就等于绝症，治不好，我们
自己也看不起。”

同袭普平一样，常年的井下
工作，让其他60多名矿工也全部
被诊断为尘肺病。在后来的工伤
鉴定中，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给他们认定了工伤，并且
分别被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鉴定为六级、七级伤残。

“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以后，我
们家那口子在外面转悠了半宿才
回家，”郭现冬对记者说起她的爱
人王锡玉，43岁的王锡玉也被诊
断为尘肺病，“我们家两个孩子，
一个上高中一个上二年级，都靠
他干活养着，听说他得了这个病
以后不能干重活，我家老大还跟
我说：‘妈，俺爸以后也不能干重
活了，要不我不上学了吧。’”

受伤的肺

煤矿里60多名工人被诊断为尘肺

如果说在这60多名矿工的不
幸里面还有一丝幸运，就是他们
都曾缴纳过工伤保险，虽说缴纳
时间不长，但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他们能获得部分补偿。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
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六级
伤残的，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
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标准为16个月的本人工资；还
可以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
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
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
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本人工资
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
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
费。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
条，被鉴定为七级伤残的工人，可
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按伤残等级
领取13个月的本人工资的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同时，六级、七级伤
残的职工，在同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的时候，都可以领取到由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并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这些条例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补偿，要起来却没那么容易。“现
在矿上干不成了，我就想把应该
拿到的补偿拿回来，先去把病治
治。”李师义被鉴定为七级伤残，
如果要同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他

可以拿到由工伤保险支付的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和由李福煤矿支付的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由工伤保险支付的这两部分
补偿，却成了煤矿的筹码。在同企
业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李福煤
矿给了李师义和工友们一份职业
病赔偿协议书，协议中规定，乙方

（也就是矿工）现缴纳社保的，由
甲方给予办理社保赔偿金，赔偿
金额全部付给乙方，企业不再支
付任何费用。

“这就是说，我们只能拿到工
伤保险给的补偿金，矿上不给补
偿那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了。矿上跟我们说，如果不签这个
协议，连工伤保险补偿的钱也拿
不到。”李师义告诉记者。

9日，记者同矿工们一起来到
章丘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李福煤矿矿工的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都已经到人社局了，发放的
话需要煤矿上报材料。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虽然不需要解除劳动合
同，但也需要矿上报材料。“你们
现在矿上的工伤保险已经都停
了，所以这两部分钱是一起支付，
报上材料以后你们跟企业签个协
议，需要单位同意才可以把钱支
给个人。”

不平等协议

工伤保险补偿成企业筹码

艰难维权 历经九个月拿到仲裁书，企业直接翻脸

“企业让签的协议很明显是
不合理的，可是现在我们如果不
签，就什么钱都拿不到。从8月份
我们就开始到处反映这个事，可
是他们都建议我们走仲裁。”李师
义说。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的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不签订这个协
议，也可以解除劳动关系，只要有
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就可以，通
过走仲裁程序来拿到这个钱。

“可是我们现在急等着钱看
病，等着仲裁，企业如果不服再
起诉，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钱？”
听到李师义这么说，该工作人员
表示：“如果要起诉，还有走完程
序的时候，可你这样拖着也不是
个事。”

怕耽误时间只是李师义和工
友们不想走仲裁的一个方面，他

们担心的是，就算仲裁程序走完
了，也只能拿到工伤保险的那
两部分钱，企业的那部分钱看
企业这个态度，他们还是拿不回
来。

李师义的这个担心已经有了
实例的印证，他的同事马廷龙是
去年8月查出的尘肺病一期，12月
被鉴定为七级伤残，当时矿上也
让他签放弃补偿的协议，不愿意
签字的马廷龙提起了仲裁。从提
起仲裁到拿到仲裁裁决书，马廷
龙等了九个多月，裁决结果是李
福煤矿需要支付马廷龙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87520元，并且2015
年8月17日解除劳动合同。等到这
样的结果，却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去找矿上，他们还跟我翻了
脸，告诉我老板说了，如果像我这

样去仲裁起诉，连工伤保险那两
部分都不给了。”

当记者以家属的身份联系上
李福煤矿一名姓蔡的负责人时，
他表示，矿上下一步肯定不能干
了，连矿坑都要回填。“你们去打
官司肯定能赢，但是赢了也没什
么用，矿上现在没有能力来支付
这些补偿了。我劝你们还是趁早
签了吧，你们的工伤保险交了那
么短时间，能给你们这些补偿就
不错了。”

在这60多名矿工中，已经
有一些扛不过企业，签订了这
一协议，蔡成准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10月底签订了协议，可到
现在依然没拿到钱，“当时矿上
告诉我，如果再不签，就什么也
没有了，我就签了。”

不确定的将来 病情或将加重，昂贵治疗费还没着落

对于李福煤矿这些患有尘肺
病的工人而言，即便是一次性补
偿全都要到手，也无法抵消这个
病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济南市职业病防治医院职
业病科刘主任表示，尘肺是一
种终生疾病，分为一、二、三期，
李福煤矿这60多名矿工所患一
期尘肺属于比较轻的阶段。“这
种疾病并不是脱离了粉尘环境
就能好，有部分患者在几年之
后会向二期、三期进展，从以往
的情况来看，煤矿工人患尘肺，
进展要更快一些。”此外，尘肺
患者并发结核的比例很高，肺
癌的发病率也要高一些。从治
疗上来看，目前没有太好的办

法，“一般都是对症治疗，如果
进展到后期，花费也不小，我们
这里有的尘肺病人每个月的医
疗费用在一万元左右。”

除了疾病加重这一隐患，这
些尘肺病人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
出去找工作，“有了这个病，干重
活干不过人家，上哪去找工作人
家也不敢要。”李师义说，“我们这
个矿上很明显就是做得不对，怎
么就没人管得了他？”

其实，被鉴定为六级伤残
的矿工原本不需要为生活发
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因
工致残被鉴定为六级伤残的，
可以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
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

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
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本
人工资的60%，但是李福煤矿这
些工人却无法享受这一待遇。

《济南李福煤矿有限公司
“12·15”较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
报告》的行政处罚建议中，建议
济南市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关闭
决定。煤矿一关，这些六级伤残
的工人每个月60％的伤残津贴
便无处可领。

“一级到四级伤残的，可以从
工伤保险基金中按月支付伤残津
贴，五级、六级的就没有了，如果
企业没法支付，工人就没法享受，
算是掉到空里了。”济南市人社局
的相关工作人员说。

四五十岁，对于农村的男性而言，正是赚钱
养家的壮年时期，而济南章丘李福煤矿的60多名
矿工却在这个年纪被检查出患上了尘肺病。疾
病让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但他
们在寻求工伤补偿过程中的遭遇，却比呼吸还
要沉重。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煤矿的大门经常紧锁，矿工面对企业的态度，感到十分无助。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矿工都有伤残证明却拿不到赔偿金。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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